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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容聊斋

春节过后，小孙儿就该由幼
儿园转入小学了。由于小学入学
实行按居住区域“划片入学”的
政策，所以，我们全家搬到了学
校附近的新居过年。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忻州
大地到处流光溢彩，电子炮“噼
噼啪啪”不绝于耳。外面的风景
吸引我走出家门，也正好借此机
会到学校周边熟悉一下环境。

长征小学西校区位于城区公

园西街南侧，紧临雁门小区，是
与小区同步建起来的新学校。年
前我就打听过学校情况，许多居
民反映，这所小学建设得不错，
尤其是教学质量令人满意。想到
这些，我不由加快脚步，想尽早
一睹这所小学的风采。

远远望去，学校周边火树银
花、霓虹闪烁。虽然学校早已放
假，但“长征西校区”几个大字给
人一种充满活力的感觉。透过学
校门栅向校园里面看，依次排列
着行知楼、行健楼、行远楼等若
干建筑。总体来看，这些建筑错
落有致、典雅大方，而且树木掩
映、环境优美，是孩子们学习成
长的理想之地。

主楼顶上“心有梦想，学海泛
舟”几个霓虹大字，在漆黑的夜色
中跳跃着鲜亮的光谱，显示着蓬
勃生气和向上的力量。这八个大

字便是立校之本、办学之魂。它
像茫茫学海中的一座灯塔，照亮
教学的航程；又像一把冲锋的号
角，激励孩子们从小胸怀梦想，学
好知识，掌握好奋勇向前的本领。

与漆黑夜幕形成对比的是学
校门口周边的“诗林”。学校精
挑细选唐诗宋词，别具匠心制作
成灯箱牌匾，挂满校园周边的
大 小 树 木 ，形 成 一 股“ 学 诗 诵
词 、传 承 中 华 文 化 ”的 浓 厚 氛
围。夜色里，竟然有许多人穿
越诗林，他们有的默默欣赏，有
的轻声吟诵，有的三五成群进
行探讨，有的独自不停地用手
机 拍 照 。 也 许 正 是 放 寒 假 期
间，正值新春佳节，外地求学的
学子们都回到了家乡，他们搓
着手、呵着气，琅琅的声音飘荡
开来：“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
柳醉春烟……”

穿越小小诗林，令我感动，收
获也颇丰。我要为诗林的“创意
者”点赞。是他们的一个设想、
一点努力，唤起了很多人求学的
热情和青少年对文化知识的渴
望，在琅琅读诗声里，我也精神振
奋，迈步向前。

穿越诗林
◆赵月明

滹沱河里战犹酣
◆刘金海

那日，我驱车路过滹沱河沿
岸，车窗外一片片金黄色的稻田从
眼前闪过，饱满的稻穗在风中摇曳
着，瞬间我就想起上世纪70年代
初参加滹沱河治理大会战的动人
场景。

1971 年，上级决定治理滹沱
河，分配给忻县的任务是在五台县
东冶镇以下一带 20 公里的范围
内，降低河床，拓宽河道，改良土
壤，增加土地面积。这是一项重大
的水利工程，是一项造福社会的惠
民工程。

忻县以公社为单位组建民兵
营、连参加滹沱河治理大会战。城
关、东楼等平川大公社组建民兵
营，丘陵山区小公社组建民兵连。
我们野峪公社组建了治理滹沱河
民兵连，我担任副连长。我们全连
有50多人，分散住在东冶村北街
的农户家中，在一户人家院内安锅
立灶，统一吃饭。大冬天的，我们
每天摸黑起床，早早吃饭，然后排
着整齐的队伍，越过漫漫沙石路，
穿过一片片杨树林，蹚过一条条小
河流，疾步向工地进发。

虽然天还没有大亮，但工地上
的大喇叭里已经播放开《大海航行
靠舵手》《敢叫日月换新天》等革命
歌曲，寂静了一夜的河滩一下子又
变得热闹起来。整个河滩上红旗
招展，人头攒动，号子声、加油声，
此起彼伏，场面宏大，令人震撼。

当时挖河修渠，没有机械，全
靠人工。为了降低河床，就必须
从河中心往下挖好几米深。临时
河道挖好后，先把流量约为三十
立方的滹沱河水拦腰截住，改向

“引河”。
为尽快截流，必须打好全面铺

开工程的第一仗，我们分散在拦河
坝上，拉土的，装沙的，举铁锤的，
打木钎的，扛稻草袋的……所有参
加截流的人，全都动了起来。张总
指挥、袁政委都在场。领导们不分

彼此，都同大家一起干活。随着一
声令下，民兵们争先恐后，按照各
自分工，开始了紧张激烈的截流战
斗。

越是在把河水截住的紧要关
头，河水越是像“脱缰的野马”，奔
腾咆哮，汹涌而下。扛过去的沙
石，装满土的草袋，扔到河中，如石
沉大海，一下就无影无踪了。

面对怒吼猛涨的河水，张总指
挥高声吼道：“同志们！时间不等
人，不战胜它绝不收兵，跟我来！”扑
通一声，他跳下水了！又扑通一声，
袁政委也跳下水了！在他俩的带动
下，民兵们一排排、一队队跟着都跳
了下去。大家不约而同，手拉手，肩
并肩，用血肉之躯组成一道道水中
人墙，再也没有滹沱河水肆虐的空
当了。

然而那冰冷的河水，却像刀剑
一样向我们的肌骨刺去，冷得全身
打颤，上下牙齿咯咯直响，一个趔
趄，一个人就倒下去了，马上被相
邻的人救起来，没有晕倒的照样同
河水搏斗着。从上午到傍晚，经过
七八个小时艰苦激战，才彻底截住

了滹沱河水。
“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人们走上岸边，喜庆地吆喝着。“快
拿酒来！快拿酒来！”脱掉身上浸
水沉重的衣服，人们尽快用酒擦拭
着肌体，虽然仍旧冷得直打哆嗦。

河水改道后，治理滹沱河工
程可以全面铺开了。在以后的日
子里，不管刮风下雪，我们每天
都是早出晚归，中午不休息，在
滹沱河里挖淤泥、铲卵石、筑河
堤。经过近万名民兵一冬一春
的艰苦奋战，滹沱河河床降低了
十多米，拓宽了几十米，解决了几
百万亩土地不能种庄稼的问题。
这一工程不仅改良了土壤，而且还
增加了土地面积，提高了粮食产
量。虽然我因寒冬下水小腿落下
冻伤的病根，但却为能参加治理滹
沱河大会战、造福当地人民而感到
光荣和自豪。

随着时代的进步，机械化挖
河取代了人工挖河，大型挖掘机
把河挖得又快又好，节省了大量的
人力财力，可过去挖河“大兵团”作
战的宏大场面却难以忘记。

◆赵 霞

一个孩子是一首诗

走在外面，我喜欢悄悄地听小孩子讲
话。只要有那么一小会儿，准能听到些有趣
的对话。

一个小孩对他的妈妈讲：“妈妈，如果你
给我买一个冰淇淋，我的高兴就有房子那么
大。”一个小孩问牵着他的手的爸爸：“为什么
是大人上班，小朋友上学？为什么不是小朋
友上班，大人去上学？”一个小孩对另一个小
孩讲：“我们来当一棵树。”说完，他马上在原
地站直了，另一个小孩还在走来走去。他的
伙伴问他为什么不像一棵树那样站着，他说：

“我现在是一棵会走路的树……”
这些话，他们随随便便地抛下，我在旁边

赶快拾起。世界亮晶晶的，既轻盈，又愉悦。
小孩子是天生的诗人。从开始牙牙学语

到整个幼年阶段，孩子的表达中充满了本质
上属于诗歌的那些想象和感觉。此时，语言
和文化的一切规则将立而未立，孩子的双脚
站立的地方，一半我们能看见，另一半隐现于
某个不可见的神秘之地。当他们开口，语词
是如此稚拙，又以如此奇妙的方式迸发闪
现。成年的诗人们，或许能够熟稔地调动起
陌生化的语言，来编织诗歌的意象和感觉，却
很少能够建造如此意外而天然的诗境。那种
观看和描述世界的清澈而神奇的目光、声音，
成人之后我们大多都丢失了。

我的一位同事，荣休后深耕幼儿教育，有
一年送给我们办公室每人一册年历。翻开
来，每一页上除了日期，还很有创意地记录了
幼儿园教师与小朋友的各种趣味问答。家是
什么？“家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家很好，从家里
可以看到高高的月亮。”这是我读过与家有关
的那么多语言中，最质朴而动人的表达。假
如你的身体可以变变变，你想变成什么？这
个问题好热闹，孩子们纷纷抢答：“我想变成
一粒米，给奶奶吃。”“我想变成门，爸爸妈妈
不管在哪里都可以给他们开门。”“我想变成
一只鞋子，我姐姐喜欢有鞋带的鞋子。”“我想
变成一棵小树，长到妈妈的头上。”在我听来，
每一个回答，都通往一座童年精神的城堡，活
泼而丰茂。这一册年历，尽管已经过期，我还
一直珍藏着。

有一个孩子的话，自从听到后，我再也忘
不掉。那是在作家铁凝的文章中。上世纪
90 年代的一个初秋下午，僻远的山间村落，
雨后泥泞的小道旁，一户人家窗台上一块小
石板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三行字：“太阳升起
来了，太阳落下去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好
呢？”写这三行字的是一个9岁的男孩，这些
字被作家看见的时候，他也许正在山里某处
起劲地割山韭菜。这三行字是多么震动人的
三行诗！诗里有太阳的起落，有永恒轮转、宏
伟无声的时间里，个体最朴素、本原的价值和
伦理关切，还有无数与“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好
呢”有关的生动、沉默的童年故事。最早读到
这三行字，我的心里涌起难言的惊讶和颤
栗。今天再读，依然热泪盈眶。这样的童年
诗语，不只是震荡，更是撞击。它的天真携带
世界和灵魂之重，它的重量又乘着天真的翅
膀轻轻飞起。“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好呢？”像一
根火柴擦着砂纸的刹那，黑夜里掠过一阵炫
目的光芒。

每个孩子都是一首诗，小小的，大大的，
这么轻，那么重。我常常想，一个孩子来到
世上，是来挽救我们的。成年后日渐锈蚀的
语言和感觉，在遭遇孩子天真诗语的一瞬，
又迸发出对光彩的记忆和渴慕——哪怕只
是一瞬。


